
客居西安（散文）
田雅 鹤

匆匆 的 人流 ，匆匆 的 车辆，……匆
匆的 又 一 天 ，连 思想都 是匆 匆 的 。偶拾
几节 ，略作札记 。

——城——
已不是封 闭 的城了 ，缺 口 也不是伤

口。古城的 肺 活 量 逐 年 增大 ，城门 难 以
负荷 ，遂开些缺 口 呼吸 。

城墙修膳 工 程正 在继续 。民 工们砖
砌得细心 ，险些将眼珠子 嵌进 去。“这
是咱 西 安 的 门 面 。有 些 老 外眼 贼得很
呢。”民工 说 。

我问：“咱 修城就是 为 让 老 外 看
吗”？

“ 那 自 然 。不然 国 家弄这些砖还不
如给咱 盖房 去 。为 的 就是老外腰 里 的钱嘛。”

西安 人对 “老 外 ”早 已 不稀罕 了 ，
常可 以看 到 外宾 与摊贩在 讨价还价 。但
古都 西 安 对 于 外 国 人依 旧 保 持 着 永恒
的神秘 ，就连我们 自 己 也 窥不透这厚厚
的城究 竟凝蕴 了 什 么 。外 国 人不断地进
来，中 国 人不断 地 出 去 ；人家 看我们 的
历史 ，我们看人家 的 现在 。

我不禁又 深悟 了 《围 城 》中 关于 “城
里城外”那句 名 言 。

可正 是这城 ，使我们在不断地延伸
着眼 光 ，看 到 了 我们需 要 拥有 的 许 多 东
西。每登 此城 ，总有 一 种 伟大 的感觉酿
在心上 ，教我 不得 不掂量 历 史 予我们的
负重 。

——正负 文化——
进书 店转转 ，越感 囊 中 羞涩 ，买 了

几部大 部 头 ，使 只 剩 下 了 饭钱 。承仰这
西部 经 济 文化之 都 ，总 想 着 看 透 些什
么，但转 了 半 天 ，只 强化 了 一个观念 一
一“商 品经济”。

几乎连 艺术都做 了 商 品 。

一位 同 行 的 无名 画家 ，
做梦 都 想让 自 己 的作 品悬于
神圣 的 美 术家 画 廊 里 。以 前
每到 西 安 ，总 要 留 恋于 画廊
中，逐 室 观过 ，潜心揣摩 。

但今天 ，他 一进 去 就 出 来 了 ，接着 是 长时
间的沉默 。

画廊 里 人迹寥 落 ，一 层 二 层 大厅 里 ，
散漫 的 人 游 在 色彩斑斓 的 低档服装 中 ，令
人很 难 相 信 楼 外 巨 幅 海 报 上 画坛 名 宿 ×
× 的 画展 曾 经或正 在 这幢 楼 的 上部进行 。
今天 是 星 期 日 ，三 层 以 上 “游客 止步”。

又走 了 几个冠 以文化名 称 的 店或社 ，
见也 是 书 及字 画 与服装 等 百 货相 杂其 间 ，
于是便全体悒悒地回 去 。

倒是 街 头 巷 尾 有 不 少 专 门 售 书 的 摊
位，虽 说武侠言 情 、隐 私 卜 卦等 居 多 ，但
还是 有 了 名 著之类 ，且 有 人 问津 。朋 友说 ：
“ 那 名 著 是撑摊 子 的 。摊底还有 ‘新鲜 ’
货，只 是 不敢拿 出 来见太 阳 ，靠 的就是 霉
味赚钱。”

“ 明 天到博物馆转转 吧 ，新建成 的 ，
储了 不少纯正 的 精 神 。那些 民族 的 东 西 ，
是谁 也 改不 了 的。”我 由 衷 地告 慰 大家 。

——不只是伞的 问题——
憋了 多 天 ，雨 终 于 下 了 。西

安人 高 兴 ，未 带雨 具 的 外地 人 却
苦恼 。湿 淋 淋 的 去 拜 访 谁 都 觉 不
妥，只 好 一 个 商 店 一 个 商 店踅 过
去，躲 着 洗礼 ，也 躲 着 店 员 的 询
问。

于是 ，大小店 铺 都推 出 了 “雨 具 大 削
价”的 牌子 ，由 原八元 一 把伞 “降 ”到 十
元一把 出 售 ，购 者云集 。

我和朋 友 是执意不 肯就范 的 。于 是我
们就 躲进 了钟楼 邮局 。买 了 份 杂志 ，却找
不见一个空座位 ，只好站着看 了 。

“ 北 京市逢雨 天 ，街 上 出 售 一种 一 次
消费 的 纸 伞 ，价 格 不 到 一 元 ，售 量 大得
很。”朋 友告
诉我 。

雨小 了 ，
走出 邮 局 ，满
眼里 伞 的 世
界，很 是 缤
纷。但我却很
想看 到 那 种 质
朴的 “即 时 ”
伞。（作 者 系
渭南 地 区 工

7 商 行 职 工 ）

点评　西 安 是 陕
西的 省 城 ，陕 西

的作 者 大 都 来 过

西安 。当 你 在 西
安街 头 走过 的 时
候，你 肯定 有 过

些感 触 吧？写 出 这 些 感
触，就 可 能 是 一 篇 好作
品。作 者 对 西 安 古 城 的 思

索，给 新 作 者 们 提供 了
一条 线 索 。这 篇 散 文 文
字不 错 ，可 惜 的 是 作 者
没有 把 西 安 的 变 化 ，尤

其是 好 的 变 化 写 出 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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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老了 ，象 一 匹行将 倒地的老马 ，
艰难 地在初秋 的 山 路 上蹒跚着 ，肩 上那
新买 的 自 行 车 显 得格外沉 重 。

山路 弯 弯 。刘 山 老 汉 吃 力 地 放 下
车，伸 出 暴起青 筋 的 食 指 ，在 布 满皱
纹的额 头上 一 刮 ，汗 水立 刻顺着 指 尖 滴
落下 来 。他重重 地捶 了 捶 酸痛 的腰 杆 ，
蹲在路边 的 青石 上 ，颤抖 的 手哆哆 嗦嗦
地从 怀 中 摸 出 半 包揉皱 的 香烟 ，划 了 七
根火 柴 ，才勉强把烟 点着 。他眯着 双眼 ，

望着 天边那一抹淡淡的晚霞……
想当 年 ，他肩扛 四 、五 百斤 东 西 ，走在这 山 路上

心不跳 、气不喘 。方 圆 百八 里 ，谁不知道他 “气死牛 ”

的大 名 。现如今他不 中 了 ，连扛 一 辆 自 行 车 的 气力 都
没有 了……一股难 言 的 酸苦在 喉头 涌动 ，他无 力 地瘫
倒在散着热浪 的 山 路上 。

天边 的 那抹 夕 阳 ，被锃亮 的 自 行 车 辐条 切割成无
数七彩 的 星 星 ，在刘 山 老汉的眼 前跳动 ，那是他的梦 。
多少年 来 ，他一直想买一辆崭新的 飞鸽牌加重 自 行车 。
可一 个穷 山 僻壤 的 庄 稼汉 ，要攒一 百 多 元 买 自 行 车 谈
何容 易 。这 几年 有 了 钱 ，腿脚却 不跟趟 了 。今年 六 儿
子考 上 了 省城 的 大学堂 ，他 买 了 一 辆 ，送给儿 子 ，总
算实现 了 他的 梦 。

清凉 的 山 风 ，轻轻 地掀 起 被 汗 水 溻 湿 的 衣 襟 ，
在刘 山 老 汉 瘦 骨 嶙 峋 的 胸 膛 上 抚摸 着 。他 慢 慢 地睁
开眼 ，透 过 辐 条 间 飞 散 的 星 星 ，仿 佛 看 到 儿 子 那 欢
欣的 笑 脸 。

……

“ 大 ，还 是 您 自 个 儿 用 吧 ，城 里 不 兴 这 。还 是
加重 的 ，真 土！”儿子瞟 了 一眼刘 山 老汉步行 四 十 里 ，
扛回 的 自 行 车 ，毫 无 悦 色 地 说 。

“ 什 么？……土？”刘 山 老 汉一 屁股跌坐在 门坎
上。他感 到 莫 大 的悲 哀 ，他想极 力 大 喊 ，然 而 ，从抖
动的 嘴 角 边 滑 落 的 却 是 一 串 喃 喃 的低语：“老 了……
老了……真——土！”

夕阳 落 山 了 ，夜幕 正 悄悄 地吞噬 着 古 老 的 山 村 ，
也无情地吞噬着 刘 山 老汉心 中 那美丽 的 星 星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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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 （ 散 文 ）
●魏 薇

（ 一 ）

总是在 日 落之后 的暮色 里 ，凭
窗眺望 ，渴 盼苦苦思恋 的你 ，随 一
阵清风而来 ，把流泪 的我连 同我的
思念轻轻托起 。从此 ，她们将伴你
飘流 ，风雨黄 昏 ，急流舟头 。

总是在 午夜梦 回 的寂静里 ，合
对双掌 ，祈 求梦 里依稀 的你 ，把期待 的
我连 同我的 零碎 的 诗 页镀 一 层金黄
——在你 的耳畔 总有 柔 柔 的歌声 回 荡 。

总是在期待 ，期待 苦涩撩起 的
愁思 ，期待花朵般 的闪 电 ，期待一
个没有 谜底的谜……！

（ 二 ）

在你紧 闭 的 门 前 ，久久地徘徊 ，
找不 出 一把可 以开启 的钥 匙 。甚 至爱
的重锤也不再能敲击 出 回 声 。

我把 自 己 的 门锁紧 ，不眠的夜晚 ，
借着 星 光为你寻找各种理 由 。所有 的
理由 都是借 口 。

除了 一 种 ，一种不是借 口 的理 由 。
只要你肯定地说 出 ，我将屈膝 谢过 ，
踏着铺满红 豆 的来路归 去 ，并且不拾
起一 颗 。

书
讯

由修玉祥王继 昌 创作 的长
篇传记小说 《梅祭》，最近 已
由陕西人民 出版社 出版发行 。
这是一 部全方位描写宋代大诗

人陆游传奇生涯 的作品 ，写 出 了他
坎坷 曲折的生活道路 ，描绘了他宦
海沉浮 的遭际 ，叙述了他与唐琬的
凄婉爱情悲剧的始末 。读来感人至
深，催人泪 下 。　（稼 穑）

黑雾血泪
（报告文学连载 ） 白堤

瘾君出盗贼
在吸 毒 者 中 ，以 青 少 年 为

最多 。碑林 分 局 查获 的 1063名吸毒
人员 中 ，28岁 以 下 的 就 占77.2%，
新城区 对689名 吸毒 者统计，28
岁以 下 的 占 总数的83.3%。

2 6岁 的 白 小福 是一 家 木 器
加工 厂 的 工 人 ，捣 腾服装 赚 了
一笔 钱 。与 此 同 时 ，他在 社 会
上也 交 了 一批江湖 朋 友 。其 中
有些 是 花 天酒 地 ，吃喝嫖赌都
来。不久 ，他就吸 上 了 毒 品 。
只抽 了 三个 月 ，原 来赚 的 钱便
花得 一 干 二 净 。他浑 身 轻飘飘
地，哪有 时 间 再 去 跑生 意 ？便
当开 了 “伸 手 派”：四 处告 借 。

知道 他 底 细 的 人 都 躲 着
他，因 为 吸 毒 是个 “无底洞”，
无论 多 少钱陷进 去 ，连个 响 声 都听
不见 。以 往 来 往 亲 密 的 朋 友 也
故意 和 他 疏 远 ，唯 恐 他 开 口

7借钱 。无 奈 ，他 只 好 铤 而 走

险——偷 ！
第一 次 很 顺 手 。他乘 天 黑潜

入一 座 家 属 院 。看 见 四 周 没 人 ，
从楼 角 推 起 一 辆 新 自 行 车 便 走 ，
右手抬 高 上 锁 的 后 车 架 。幸 好 ，
门口 几个 老 头 正 谝得热 火 ，没人
注意他 。他推 至 城河 边 无 人处 ，
取出 钳 子 改锥 ，撬开 车 锁 ，偷偷
地在黑市上 卖 了 120元 ，急忙便去
买了 毒品 。

第一次得手后 ，他胆子大了 。
他觉得偷 自 行车 目 标大 ，值钱少 ，
便谋 划 着 偷 现 金 票 证 。他打 制 了
几件 得 手 的 撬 门 扭 锁 工 具 ，便开
始了 入 室 盗 窃 。每 天 上 午 九时 多
职工 上班后 ，他便穿着 西装革履 ，

提着 皮 包 ，装 模 作 样 地踏 上 单 元
楼房 找 人 。乘 无 人之 机 ，他撬锁
入门 ，四 处 乱翻 ，寻 到值钱 的 东
西便 揣 入 怀 中 ，迅速撤 离 ，再 以
一副文质 彬彬的 样子 走 出 家属 院 。

他成 功 地进 行 过入 室 四 次 ，
窃得 票 证 、存款 、现金4000多 元 。他盗
窃存折 时 连 同 主 人 的 身 份 证 、户 口
本一 并 卷 走 ，然 后 直 奔 银 行 ，以
完备 的 的 手续取走存折 上 的现款 。

瓦罐 不 离 井 上 破 。最 后 一 次
他去 一所 纺 织 厂 家 属 院作 案 ，得
手后 迅速 下 楼 ，与 缓 步 上 楼 的 一
位老 大 爷 撞 个 满 怀 。老 大 爷 随 便
问他：“你找 谁？”他 却 支 支 吾
吾答 不 上 来 。正 巧 ，这 老 大 爷 是

巡逻 的 护 楼 员 ，非 拉他 到 治安办
去走一 趟不可 。

他一 下 子 慌 了 ，头 上 毛发倒
竖。回 身 便 往 楼 上 跑 ，老 大 爷 紧
紧追赶 ，一 面 大 声 叫 喊捉 贼 。家
属院 的 大 铁 门 登 时 “哐 当 ”一 声
关了 。他 急得 如 丧 家 之 犬 ，从 三
楼走 廊 一 扇 窗 户 跳 出 ，落 在 毗邻
的一 座 牛 毛毡棚 顶 ，把棚 顶砸 了
个大 窟 窿 ，又 从 窟窿 坠进 堆 满废
旧杂 物 的 门 上 上 锁 的 贮藏室 ，腿
也受 了 伤 ，跑 不 出 去 了 。闻 声赶
来的 群 众 手持棍棒 团 团 围 住 了 这
座棚室 。派 出 所干警也赶来 了 ，手
铐锁住他的双手 。

据调 查 ，雁塔 公安 分 局 查 获
的243名吸毒 人 员 中 ，同 时进 行 其他犯
罪活 动 的 就 占82.7%。吸毒必须 以
雄厚 资 金 购 买 毒 品 ，所 以 它 已 成
为直 接 诱 发 其它犯 罪 的 万 恶 之源 。

许多 青 年 正 是在 毒 雾 熏 染 中
走向深渊 的 。　（四 ）


